※ 经典阅读征文
品义理经典  明高职义理
笔者称一友为“不义之人”，缘于他开车多次撞到路栏或认为倒霉的水泥大桩。在没好好揣读“义者，宜也”（《中庸》）之前，他对“不义”的评语大惊失色。悲催的原因还如他所说，因身体缺钙。唐代的韩愈在《原道》中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因薄仁淡义而肆无忌惮玩速度，当踩刹车或油门的关头，缺钙的症状是惨不忍睹的，那一刻筋络痉挛不听命，鞋内脚趾相拥相抱竟然还以微型二郎腿翘搭的小风景自居，以致酿成大风景的惨剧。不知每天驾车族中有多少缺钙之人，他们是事端之人，不义之人或不明义理之人。义是一种承担艰巨的能力，有些人或仅因缺钙，没有这种能力。

“义理，礼之文也。”（《礼记.礼器》）具备一种能够承担艰巨的能力，必有义理的积淀，拥有做人的“钙质”。义理，是我们传统文化层面的核心，指普遍皆宜的道理或讲求经义、探求名理的学问。
很久，读荀子分人才为四级的论断，总是感慨万千。荀子曰：“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治国者敬其宝，爱其器，任其用，除其妖。”（《荀子.大略》）就高等职业教育而言，“身能行之”之才不仅指具备高技能，还得具备义理的一定素养，比如会思善思的素养所外显出的会说善写，即便口不善言，但一定能写——写东西绝对不是笔尖运动，乃是行之所储，思之所使，阅读激发所致，这是常识。有专家学者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竞争力从根本上说不是取决于它的物质力量而是取决于它的精神力量；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精神力量不是取决于这个民族的人口数量而是取决于它的阅读的力量。”笔者很认同。教“能干”之人自不必多说，但育“能干”之才却不易言。古有“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训勉，若将“言”分为“说”和“写”，体察其教育类型特点之后，当改一改荀子对人才的划分——既能干，又能写，还能说，国宝也；既能干，又能写，国器也；能干，却不能说不能写，国具也；能说，但不能干不能写，国用也；既不能干又不能说还不能写，国蠹也。当然，各类教育力避出“国蠹”，更不愿出“国妖”之才。“钙质”多少有异，但国宝之才、国器之才、国具之才、国用之才，无疑属于“不缺钙”之人。
培育“身能行之” 的“国器” 之才，需要彰显自己的教育理念，彰显的功用在这一时刻没有比得过文字的，也可谓明“义理”，但明的是“高职义理”。培养国宝级的人才先不必说，那是那些秉承“科学是对真理的清晰认识、启迪和智慧”、“让柏拉图与你为友，让亚里士多德与你为友，更重要的，让真理与你为友”、“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等等办学理念的大学偏重的，也不必说怎么培养国具、国用之才，那是那些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所追求的，笔者最想谈的是确立育“国器”之才的理念。
于是，笔者在形式上企图从字里行间透析高职教育精神，不仅能满足特定的时代的需要，而且具有超越具体时空限制的价值，使高职教育应有的大学精神与独特的价值取向完美结合，从而，表达上由品读“制器者尚其象”的感悟，豁然间有了“尚象器成，躬行识远”的灵动与直觉，以明“高职义理”。
“制器者尚其象”，是《周易》中阐释制造、发明、创造的哲理。“象”是器物形式意味的特定指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象者，形象之象与抽象之象也。“象”既指向形而下的有形之物，又指向形而上的无形之道。借助制器，可寻找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如千余年来一直贯串在制陶艺术中的尊重人、尊重自然、师法自然的人文态度，人深深沉浸在自然和规律的运用中，去体味自然的奥妙，规律的奥妙。尚象制器，就是或崇尚、或追求、或领悟、或比照“象”之外形内含的哲理去进行器具、工具、自卫武器的发明创造。老子说：“大象无形。”有形之象是物，无形之象是道。象与道异名而同类。象器之间可以转化即道器之间可以转化。形象之象、抽象之象以及两种象背后的哲理是中华先贤所找到的或制造或发明或创造的参照坐标。这多么契合自己对高职教育的神思神往——“尚象器成，躬行识远”，很好！
于是，笔者又涌现自己办结学校安宁校区前期建设手续那喜欲狂的心景，抒发道：
龙山遥依艮自开，高峦护珠白甸连。

鸣矣向震紫气绕，文笔掩映绿野间。

安澜桥头寻盛处，不负肖首垂柳前。

尚象器成轩翥始，躬行践履流光远。
前四句写景，原文为“遥依龙山艮自开，高峦护珠拥白甸。鸣矣向震紫气绕，文笔掩映绿野间”，是对新校区地势风水的描摹，写于2008年11月18日，作者周伟，当年系昆明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建筑分院副院长、总建筑师。“龙山”位于新校区西。“艮”为八卦之一，外形象一个口向下的豌。“高峦”名“高山”，与“白甸山”相连，位于新校区东边，因“山”字与“龙山”相重，改“峦”。“鸣矣”指位于新校区东南的鸣矣河。“震” 为八卦之一，外形象一个口向上的瓶子或盆子。“文笔”将“白甸山”相连的山峦明喻为笔架，暗喻为学子聚集之地（一说有“文笔山”位于安宁东北）。

后四句为抒情言志，系笔者志在用“尚象器成，躬行识远”两句八字，凸现高职办学理念或校园文化特色。“安澜桥”为古迹，位于新校区东南鸣矣河，连接“高山”和“白甸山”下的石江村，句中以“安澜桥”为意象，既以“桥”字从前四句自然过渡到抒情言志，又以“寻盛处”抒发选址的艰辛以及对学校美好未来的憧憬。“肖首”为鼠年，明指十二生肖之首，暗喻我校是第一家进入安宁南城及其职教基地建设的院校。“垂柳”指安澜桥景色，也化用“杨柳依依”意象。“尚象器成”，从《周易.系辞上》“以制器者尚其象”化用而来，可换以“尚其象者成其器”的语句加以理解。“制器者”切合我校专业设置“以工为主”的特点，“制器者”能成“国器”，乃是以工为主高职学府义不容辞的责任。“轩翥始”化用《大观楼长联》“西翥灵仪”（新校区位于滇池西），“轩翥”意为鸟向上飞，祈愿学校持举“尚象器成”的理念，使其所培养的大量高素质技能人才纷纷从这里走出，那景象必是“尚其象者成其器，一入社会受青睐”，而作为学子个体的自己，也可理解为“天高任鸟飞”是受惠、得益于母校的教育培养。末句“躬行践履流光远”中，“躬行践履”意即重视实践，勇于实践，善于实践，深入实践，强调的是动手能力的培养，“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陆游《冬夜读书示子聿诗》），“学贵乎成，既成矣，将以行之也”（《河南程氏粹言.论学篇》）。对国家示范高职高专院校而言，仅“躬行”不够，还要发挥示范作用，致力塑铸并恒久闪烁示范形象，“流光远”则指“示范”具有深、广、强、远的影响力，语出《谷梁传.僖工十五年》：“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远”当然还指“识远”，尽管不臻于“致远”的尽善尽美，但力求思深虑远的醇美淳善，仍具有实现理想抱负的远见卓识和宽阔情怀。培育既能躬行又能识远的“国器”之才，全社会当尽其所为，乃是成就高职教育伟业的必由之路。
继续展开对高职义理的神思神往——“尚象器成，躬行识远”，很好！
尤其是再将世界各主要民族、主要国家年人均读书量比对之后，揪心之余，懂得既要躬行，更要识远，多么好！
                               写于2014年5月4日
PAGE  
4

